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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骤马、精睡禾灵的工业化

当时我国生产的高效除草剂骤马和喳禾灵都是消旋体的，但只

有R一体才有效，也就是说，有一半原料是白白撒在地里，尽管每亩

地才用 5克原料，那也浪费了一半原来斗，也加大了对环境的污染。 而

当时进口的骤马和喳禾灵每亩地只用 2.5 克，显然国外进口的产品

是R一体的。

有一次，从文献中看到，用L一乳酸可以合成R-体唾禾灵。 出

于好奇，我想合成一点 R-体的骤马，看看R一体骤马究竟是一个怎

样的产品。 怎样弄到L一乳酸呢?试剂的 L-乳酸很贵。 这时我想到

了北京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同学孙万儒教授，他是我校有机合成

专业毕业，在中科院一直从事生化领域的研究，他一定能帮我们弄

到一点 L一乳酸。 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，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他的回

信，他说，你不要舍近求远， L-乳酸天津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刚刚

开了中试鉴定会你可以找杨子培所长解决。 尽管只有几行字，却

使我们惊喜万分!已经进行了中试，这就意味着L一乳酸要大量生产!



这一封信让我们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未来。 R一体的骤马， R一体的喳

禾灵，在我国一定能工业化。 当年(1994) 的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离

南开校园不远，很快我们到了微生物研究所，找到了杨子培所长，他

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当我们说明了来意后，他立即送给我们 980毛的

L一乳酸200mL。 后来他得知我们条件试验用的原料还不够，又让中

试生产厂甘肃啤酒厂空运了半塑料桶 L-乳酸，使我们非常满意。

1995年我们抓紧了精骤马和精喳禾灵的小试工业化条件试验。

当我们第一次拿到精骤马的重结晶样品时只能测得它的化学含

量，而不知其R一体含量，因为当时的分析室还没有于性柱。 当时我

们所的核磁条件也差，通过位移试剂也测不出来。 后来是李正名所

长把样品寄给了他国外的学生去分析(其实也是用位移试剂通过核

磁测的)，其结果几乎都是R一体的，他说，至少超过95%。 这时我们

就放心了，就在这一年。 有一天，突然来了两个人，他们是江苏江阴

农药厂的厂长和总工，要买精骤马的技术，不知他们从哪里得到的

消息，我们在搞精骤马。 我们说，我们的技术尚不成熟，特别是最后

一步的收率较低，现在还不能转让，这样的技术不能代表南开元素

所的水平。 他们还是坚持要买，说:你现在的技术我们就买了，等以

后技术成熟了，我们再来一趟，就这样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，江阴

农药厂也成为我国生产精骤马的第一厂家。 一个星期后，厂家派来

技术员接受技术培训，就在这短短的一个礼拜期间，我们将收率从

65% 提高到 90% 以上。 厂里的技术员只做了一遍试验就满意地回

去了 。

1996年，精骤马、精喳禾灵分别进行了大田药效试验、急性毒

性试验， 1997年 1 月先后进行了国家级鉴定，并获得通过。 此后，厂

家-个接着一个来买技术，精彪马先后转让给江苏江阴农药厂、浙



江海正药业、浙江维尔达集团、青岛农药厂、天津农药试验厂，还通

过沈阳化工研究院转让给丹麦一家公司 。 精喳禾灵先后转让给江

苏南通农药厂、江苏丰山集团、山东京博集团、合肥丰乐集团，等等。

使我国在该类除草剂的生产进入新的时代。 值得欣慰的是，过了十

几年，直到今天，精喳禾灵仍然是丰山集团、京博集团、丰乐集团的

当家产品，他们的产品 R一体含量都超过98%。 京博集团的精唾禾

灵每年都出口至美国杜邦集团。

回忆往事，每取得一点成绩，都离不开众人的帮助，感谢帮助过

我们的所有人。 在此，特别要感谢中科院的孙万儒教授，天津市工

业微生物研究所杨子培所长，以及李正名院士和他国外的学生，他

们都给予了我们无偿和无私的帮助。

燕麦敌会战

在"文革"期间， 1967年，由元素所、沈阳化工研究院(朱正芳 、

王律先等)及青海电化研究所(叶泽智等)在我们学校组成了燕麦敌

会战小组，我们聘请陈天池做会战小组的顾问。 当时是因为周总理

批准的六五规划一一防除西北地区野燕麦杂草而成立的，在那个特

殊年代，正是有了这面大旗，大家能够顶着"脑袋掉进烧杯里"的各

种压力，克服了许多困难，较好地完成了小试及放大样的生产任务。

元素所参加合成的老同志有赵忠华、陈金龙、曾强、刘凤萍等，生测

有孙锡致、黄桂琴、杨秀凤等，车间有郭书印、孙致远等二十多人 ，

就这样，一个由三院校科研所组成的包括合成、生测、车间等三十多

人的大兵团奋斗在科研、生产的第一线。 当时的元素所也分成两派 ，

但大家能坐在一起搞科研、搞生产，实不容易 。 完成了小试后，科研



人员、工人自己设计、自己安装设备，使我们所的车间第一次运转起

来。 那时的人们不为名不为利，大家三班倒，有时没有暖气，不得不

忍着寒冷在操作。 记得车间一次意外发生了冲料事故，整个车间充

满了盐酸气，地面上覆盖了厚厚一层料液，车间上空是一片蘑菇云。

但大家并没有畏惧，而是总结经验，找出了原因，清理了现场，两天

后就恢复了生产。 在大家齐心协力下，分别生产了燕麦敌 1 号 100

公斤，燕麦敌2号 100公斤，并都在西北作了大田试验。 另外，合成

和生测人员还组成了下乡小分队，到西北(互助县脑山地区)深入到

田间地头，亲身体验农民除草的辛苦。 后来燕麦敌2号在当地生产

了 10年，为防除野燕麦杂草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后来获得国家贡献奖。

每当我想起燕麦敌会战，就会想念陈天池教授。 那个时代，老

同志都自动退居二线，让我一个刚留校一年的年轻人成了会战领导

小组的组长。 许多老同志包括会战组以外的以及陈天池先生都

在帮助我。 工宣队进校后，有人提意见，说我把无产阶级政权交给

了走资派陈天池。 其实，聘请陈天池当顾问，不是我个人的决定，我

没有那么先知，而是当时会战组集体的决定。 由此可见，当时，在

那个特殊年代，陈天池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，依然具有很高的威望。

记得，在发生事故那一天，正是我和青海的小蔡值班，反应釜内是五

氯化磷，从高位槽滴加异丙醇脱水。 正在滴加过程中，楼下有人喊

我，说陈天池给我打电话。 那时，没有于机，车间也没有电话，只在

值班室有一部。 我接完电话又和朱正芳商量点事，当我们回到车

间时，正好昕到啪啪的声音，我们还说，今天给暖气了，话还没说完，

又传来一声撕破空气的吓人声音"不好了出事了 1" 我俩赶快往楼

上冲，可惜，到了楼梯中央就上不去了，从楼上扑来浓浓的盐酸气，

我俩只好撤了 。 好在楼上所有工作人员和实习的师生都从安全楼梯



撤走，好在只是一次冲料，没有爆炸。 事后据小蔡说，加了好长时间

料，温度还不上升，他就把剩余的料倒了进去，于是就发生了冲料。

其实也不能怪小蔡中试和小试大不一样。 五氯化磷先是由液体三

氯化磷通氯气制得，在搅拌下被甩到了反应釜内壁上，滴力口的异丙

醇难以接触，但异丙醇多了，五氯化磷会塌方从而突然反应造成冲

料或爆炸。 小试是反应瓶内壁上的用于晃一晃就下来了 。 这次事

故我承担了全部责任。 因为我是当班的，也是负责人。 但这次事故

使我终身受益，我永远会记住这次教训:做小试一定要考虑后来的

工业化。 事故发生后，我没有立即向陈先生汇报而是等事故处理

完工作走上正轨后才作了汇报。 我只谈了事故的情况和原因，没有

提打电话的事。

陈先生还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关心我。 有一天，他主动借给我一

本英文专业书，让我好好学习英语。 可惜我一个字都没有看。 一是

太忙了，又要搞生产，又要参加运动，没有时间学;二是陈茹玉先生

也借给我一本书，还没有看完。 有一次，陈先生看见我脸上有一块

白癫风，便关切地说:我爱人也得过这种病，治好了，她有这种药，

等她从农村回来就给你治。 可惜，陈先生没有等到这一天，就永远

离开了我们。 我并不为自己有什么得失而可惜而是为南开师生失

去这么一位优秀红色专家而可惜，而痛心。 写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流

下眼泪 。

三言两语忆杨石先、陈茹玉二老的育人之心

我在大学的专业课是有机合成，除了高等结构理论和有机合成

外，就是陈茹玉先生主讲的农药化学陈其杰老师辅导我们。 那时



元素所己成立，他们除了科研还肩负着教学的任务。 留校后，我被

分到元素所一室，能和两位陈老师一起工作感到很庆幸。 到了元素

所我才知道，我在中科院做毕业论文也是陈如玉先生和李毓桂老师

联系和"遥控"的。 在红卫兵抄家的恐怖日子里，陈茹玉先生把她

和何先生的工资本偷偷地交给了我她说，放在你那里我们放心。

在这期间，这是我对她的唯一帮助。 在全校疏散到农村的日子里，

陈先生提出要和何先生在一起，以便照顾何先生。 记得其他一些老

同志也提出过同样的要求，我们向上反映，始终没有解决。 这是在

那个特定时期最对不住陈先生和其他老先生的地方。 倒是陈先生

恢复工作后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。 有一天，陈先生告诉我:现在有

一个出国机会，杨老在家等你。 那时，杨老己花甲年迈，身体也不太

好，只能在家里办公。 我见到杨老他给我看一个文件，是一个公派

到德国进修半年的文件。 我想了想说，半年对理科不太合适，做不

了几个实验就得回来，外语老师去较合适，我想多学一点，再等个机

会吧。 (那时我对国外一无所知，其实到了国外是有机会延长的，后

来我到了德国确实得到了导师的资助。 )这时杨老语重心长地说:你

知道吗，咱们国家的政策总在变，我现在就是要把你们都送出去，看

看外面，学习人家新的东西。 几句话使我几乎掉下眼泪。 过了一会

儿，杨老说:半年对你来说，确实太短了，你不去不后悔吗?我说:

不后悔。 当他拿起笔要在文件上写批语时，又停下来问我你不后悔

吗?我说:杨老您放心我会等到机会的。 其实我心里也没数。 杨

老就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，让外语系老师去。 后来，又有一天，陈茹

玉先生找到我说:现在又有一个出国机会，但必须要考试，你赶快去

准备，要考好几门，只有三天时间 。 我考试通过了，得到一个公派两

年的机会。 出国前，杨老和我谈了约一个小时的话。 那天，他很高



兴，讲了许多。 我记得，那次谈话的最后几句话是:本来是你应该多

讲讲，结果我讲了一大堆，我老了，话就多了，这样吧，你回国后再

听你讲。 我说，回国后一定向杨老汇报。

在德国的第二年，有一天，室主任彼尼柯拿来一本德国化学杂

志给我看，没想到里面夹着一张杨老的镶着黑边的彩色照片!我半

天才愣过神，是的，杨老去世了!永远离开了我们，我再也不能向他

汇报了 。

在德国，我学的是标记化合物的合成和应用，回国后为元素所

标记了两个农药，为环科系标记了一个环境化合物，算是学有所用。

在德国进修期间，申洋文先生，李正名先生，当他们在德国考察或开

会时，都先后去慕尼黑看我 。 先辈和领导的关爱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
在元素所成立 50周年之际，金桂玉先生希望我写一些东西，特

别是有关燕麦敌会战，于是就形成了此文，并以此文缅怀杨石先、陈

天池、陈茹玉兰位元老。

2012年 6月于南开园

陈彬

男， 1960年毕业于内 蒙古集宁一中， 1965年南

开大学化学系有机合成专业毕业并留校，在元素所一

直从事农药合成研究，在我国首先开发成功精骤马和

喳禾灵除草剂 。 赴德国进修，曾任元素所副所长，现

任山东京博集团开发中心名誉所长、顾问 。


